
金陵城来了位姑娘。

这姑娘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里来，眼前华灯璀璨的街道像是和她编的桑麻一

样一条一条交织在一起的。歇息在街边的马车她只敢看上一看，想摸摸后面那厚

实而光滑的红木车身却又怕会招来这车上大人物的不满而停下了悬在车边的小

手。

染坊外边挂起的绫罗绸缎，每一条上边都绣着无暇的工画，吸引着过往来人的目

光，还有鸿运楼里的桂花糕、玲珑片，虽然都拿着小木屉一个个装得紧密有致，

但里面肆溢出来的香味她从来都没有闻过，在她的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可能就

是在村里的时候崔郎给她擀过的一碗面。

冬日的金陵还是金陵，这座富饶城市的暖气氤氲在每一个有人的角落。

我刚查完店里的账本，正坐在店里的台子前品着一捧暖茶，打量着街上的光景，

正好看到了她，从她身上穿着的单薄衣服看似乎是个刚来金陵的外乡人。

每天到金陵城里谋生路的人数不胜数，我已司空见惯，但看见她那双清澈的眸子

不断地在我店里的点心之间跳动时，我对她饶是生出了几分兴趣。

我走出店门，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晃，问道：“姑娘，要进来坐坐吗？”她并没

有过多地将目光看向我，只是抬头看了看金丝楠木做的牌匾，上面刻着的“鸿运

楼”三个大字笔锋遒劲，似有风骨，一看便是名家之手。旋即，她便将头低下，

自顾自地摇了摇。

看到她略涩的行囊和丝毫不施粉黛的脸颊，我似乎猜到她的难处，于是再次说道：

“进去坐坐总不收钱吧。”她缓缓把头抬起，目光迅速聚焦在我的脸上，打量着

我的全身，可能是得出一个“我不像坏人”的结论，随后嘴角稍微笑了一笑，轻

轻朝我点头。



我让小二端了几笼点心到桌上，她刚想开口对我说什么，我马上打断道：“没事，

我请客。”于是她叹了口气，就静静地坐在桌旁，至于桌上的点心她一点都没吃，

不知是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不敢吃。

“你...”“您...”我们两人同时发问道。她立马变得焦促不安起来，赶忙说道：

“您先说吧。”

我也没有推让，喝了口茶，问道：“你第一次来金陵吧。”

“嗯。”

“就你一个人来吗？”

“嗯。”

“一个姑娘家出来，家里不担心？”

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再次问道：“那你来金陵做什么？”

姑娘仍只是摇摇头，没说话。

“那你吃些点心吧，没事，我是这店子的掌柜，不要你的钱。”

姑娘对我点了点头，眼神里多了一丝惊奇，却还是一动不动。我也就这样看着她，

毕竟她也让我回想起了那个当初背井离乡到金陵来的茫然无助的自己。

坐了好一会儿，她说道：“谢谢您的款待。”便起身走了出去，在店门的时候还

朝我鞠了个躬。

她走后，我还是自顾自地喝着茶，将茶壶的盖子打开，蒸腾的暖气马上腾跃而出，

但在寒冷的空气里却又很快烟消云散。我望了望街外纷纷扰扰的人群，心里想着，

或许这个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应天府也要烟消云散了吧。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是被丫鬟给叫醒的，她说店里的伙计早上去开门的时候看

到有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让我赶快去看看。我想多半是昨天那个姑娘人生

地不熟，身上没带银两没地住，就在我那睡了一个晚上。

我急忙披上大衣朝着店里走去，顺便叫上了府里的郎中。

那姑娘醒来的时候有些诧异，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暖烘烘的大床上，用不好意思

的目光看了看我。

“我已经请郎中给你看了，就是受了些寒，没什么大碍，先把这碗汤喝了吧。”

说着，把旁边的姜汤给她递了过去。

她有些受宠若惊地接了过去，大口大口地灌起来，随即说道：“实在是给您添麻

烦了。”我表示不打紧，拿起茶喝了起来，随后问道：“你是哪里人？”

“江南人。”

“说起来我们这也算是江南，你一个姑娘家跑到这来干什么？”

“找人。”

“找谁？”

“我夫君。”

说到这的时候，她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好像是他命里那道光照在了她的心里。



虽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一个女孩无依无靠地来这也多半只是为了能和自己的

心上人在一起，但我以为最多也只是个情郎而已，没想到他们都已经成婚了。

“那你家里人呢？”

“死了。”

她的目光再次黯淡下去，然后继续开口道：“我生下来就没爹，也不知道有什么

亲戚，只有娘把我养大，她身体很不好，前几年我夫君进京来赶考就没再回来过，

不过隔三差五会寄封信，现在我娘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能来这找我夫君了。”

“那你夫君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能帮你找找？”

她摇了摇头。

我嘴里的茶差点喷出来，“你连你夫君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她红着脸说：“我从小就只叫他崔郎，一直叫到大，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也没读过书，不识字，知道也没什么用。”

我叹了口气说道：“看样子是姓崔了，那他是中了举之后在金陵城做官吗？”

姑娘又摇了摇头。

“那你要怎么找？这偌大一个金陵城姓崔的人海了去了，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如

果一直找不到你打算怎么活？”

摇头。

可能是她也觉得有些太荒唐了，便说道：“对不起，我第一次从村子出来，什么

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清楚。”

我也不想再问这事，继续喝着我的茶，说道：“人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了，你现

在打算怎么办？”

说罢，那姑娘便咬着薄薄的嘴唇皮说道：“那您可以收留我吗？”



似乎是怕我拒绝，看我没吱声便赶紧补上：“我不要工钱的，只要您给我一口吃

的和住的就行了，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不会的都可以学，只要我找到了我夫

君我马上就走。”

说话的时候，她整张脸都紧绷着，还带着些许和金陵城格格不入的稚气。

看她也可怜，其实我早就有了此意，至于刚刚的沉默，只是因为茶水含在嘴巴里，

说不出话来。

“没这个必要，你可以到我店里来，工钱我也照例发，只要你活干得好。”

她赶忙从被子里钻出来，可能是想要给我行礼，被我制止了，“你睡的地方就是

鸿运楼的客房，郎中还说了，你多注意休息，现在你的三餐都会有人送上来。等

什么时候你休息的差不多了直接下来跟坐在台子里的那个伙计说一声就行，他会

把你安排好的。”

她的眼角已经带着些希翼，说不出话来。

我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全喝完，便起身走下楼去了。

冬天的鸿运楼，日子紧巴巴地一天挨着一天过，这几天店里的客人议论的话题换

了个新鲜。

“别说，张爷不知道从哪找了个姑娘过来，长得可清秀了。”

“是啊，干起活来还挺利索，一点都不比那几个老伙计差。”

“看样子不像咱金陵本地人啊。”

“嗨，说不定是张爷特地从外边请过来的。”

“照你这么说......”



我这几天没事便会到店里来走动走动，看看外面的热闹也比待在府里百无聊赖的

强。

“小衣，这两笼包子是令尹大人要的，你抽个空给送过去。”

“好嘞。”说完，姑娘便提着两笼包子出去了

这姑娘来店里也有好几天了，她只是让我们叫她小衣。

旋即我朝这群伙计的头老吴问道：“让她一个人出去不会迷了路吗？”

“嘿嘿，张爷您就放心吧，这可是您的宝贝，她每次出去都会有个伙计悄悄跟着

她，就算实在找不到路也不会出什么危险，大不了回来就是，不过这姑娘倒是挺

机灵的，几次出去她都能找到地。”

“没什么宝贝不宝贝的，别给我搞特殊，该做什么就让她做。”

“知道了知道了。”

小衣倒还是挺不错，除了刚开始因为以前从来没做过而有些手忙脚乱外，其他的

都还行，店里的伙计和食客对她都是赞不绝口，在店里的时候她也总是笑着，让

每一位客人都如沐春风。

毕竟她是金陵城所有的名馆里面唯一的女工。

渐渐地，冬天过去了一半，小衣也彻底出了名，谁都知道鸿运楼里有一个爱笑的

姑娘，给你端茶，给你上菜，给你结账，还会给你带来几句问候，让你沉浸在温

暖当中。

有人甚至专门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到鸿运楼里来一睹芳颜。

“诶，都说张爷新招的那个女娃不得了啊。”



“我也想去看看。”

“得了吧，鸿运楼那种地方是我们去的起的？听听就行了。”

我家里养的梅花也彻底开出来了，水汪汪地一瓣一瓣舒展在凹凸有致的枝蔓上，

在黑布隆冬的上面又添上一抹亮色，煞是好看。

这天夜里，刚从店里回来，我搬了张椅子坐在院子里喝茶，赏梅，顺便让下人在

这里生了堆火，照得我整个脸红彤彤的。

突然一个丫鬟向我走了过来，轻声说道：“张爷，汇春园的老鸨来拜访您了。”

“哪个汇春园？”

“就是西边的那个妓院，六皇子最喜欢去的那个“

“行，你让她过来吧。”我依旧是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

一个不知是该说臃肿还是该说风韵的身影出现在了我面前，脸上抹着厚厚的胭脂

粉，手上拿了个小箱子，嘴角挂着令人恶心的笑容。

我将那盏茶放在了一旁的石桌上，依旧盯着梅花，没有看她一眼，问道：“汇春

园深夜造访，有何贵干，现在可是快宵禁了。”

那老鸨的笑脸张得更大了些：“嗨，没啥事，知道您没别的兴趣，就是好一口茶，

喏，您瞧瞧，上好的西湖雨前前叶尖极品龙井，这东西，恐怕凭张爷您的本事也

没那么容易搞到吧。好不容易六皇子赏赐了一点，说给我们汇春园招待贵客用，

这不，马上就给张爷您送来了。”说完，将她手里的那个小箱子往我这边送了送。

我将箱子打开看了看，闻了一下，又还回去道：“茶是好茶，但我可不是什么汇

春园的贵客，无福消受，您还是请回吧。”

老鸨尴尬了一下立马陪笑道：“张爷说的哪里话，这以前不是，以后不就是了吗！”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莫非你还真打算把这茶白送给我？”



“那是当然啦，只要张爷愿意帮点小忙，这茶就当是我们汇春园和鸿运楼交个朋

友了。”

“呵，什么时候一个妓院也可以和鸿运楼交朋友了？”

老鸨嘴上的笑快要挂不住了，但还是顶着那副表情说道：“张爷是何等尊贵，我

们自然是高攀不起，但汇春园毕竟还是六皇子经常来的地方，张爷您这话是不是

有些......”

没等她说完我直接打断道：“六皇子？除了圣上是他老子之外，他又算个什么东

西？”

老鸨的脸色唰一下就变了，“张爷，饭能乱吃，话可不能......”

我再次打断道：“行了，我没空跟你瞎掰扯，你要是去六皇子那告状我也无所谓，

茶你拿回去，这忙我帮不了。”

“您别着急啊张爷，先听我把话说完，真的只是个很小很小的......”

我十分不耐地挥挥手，说道：“你们要干什么破事我多多少少能猜到一点，小衣

是我鸿运楼的人，我不可能让她到你们那去。”

“张爷，您听我说，现在这金陵城里的人一个个口味都叼着呢，玩腻了那些京城

名妓，就喜欢您家小衣这样清纯......”

我直接一个嘴巴子往那肥八婆的脸上呼了过去，脸色阴沉的可怕：“我念在你是

皇子脚边的一条狗，马上给我滚，我当你没来过，否则的话，明天你的尸体可能

会躺在护城河里。”

两个家丁也赶了过来，站在我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她捂着被我扇红的半边脸，鼻孔里面都冒着火气，但想了想我的能量，还是把这

口气咽了下去，说道：“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不叨扰张爷休息。”说罢，提着她

的茶叶便冲了出去。



这是正午时分，鸿运楼生意最热闹的时候，厢房和外厅都坐满了人。尽管这里一

顿饭钱可能就抵得上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但在金陵城，最不缺的人就是有

钱的人。

小衣正收拾着外边的盘子，准备送到厨房去。

忽然，鸿运楼门外响起了马蹄声，之后，是一片车辙滚动混杂着金属与地面的摩

擦音。一个半身着软胄的男子骑着马停在了大门口。

后方立即传来一声厉斥

“战英，鸿运楼前不得无理！速速下马！”

听罢，那男子虽有些不情愿，却还是从马上下来。

小衣哪里见识过这个阵势，赶紧将盘子放在桌上，往台边的老吴那边靠了过去。

其他几个店里的伙计和一些食客倒是见怪不怪的样子，但也做好了行礼的准备。

老吴将小衣拉到一旁，轻轻说道：“快去楼上把张爷叫下来。”

那个被人唤作战英的男子稍微等了一会，一名衣着华贵、器宇轩昂之人就走到了

他旁边，后面还跟着一群士兵。

战英往里面瞥了瞥，喊道：“太子驾临！”

霎时间，所有人全部起身，朝着那名雍容华贵之人行了个大礼，那人只是点点头，

所有人也坐了回去，改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似乎一切都司空见惯，只是照例行个

礼节而已。

我和小衣正好到了楼下，那太子冲我略微躬身，问候道：“亚父，近来可好？”

说罢，让那个叫战英的把一个小箱子递到他手上，朝我送过来说道：“亚父，极

品的前叶间龙井，上个月父皇刚从西湖摘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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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略微瞥了一眼说道：“我很好，这茶我喝着膈应，你拿回去吧。还有，你过来

别搞那么大阵仗，别人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太子也没把那茶叶拿回去，只是放在了桌旁，然后吩咐后面的人全部回宫。

我也没在意，继续说道：“你我尽量还是少些走动吧，宫里面对我不满的人太多，

长期下去对你不利，况且你刚打了胜仗，回来就往我这赶，你父皇多多少少也会

对你有些意见。现在你也不是小孩了，红墙里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你比我更清楚，

不要说什么亲不亲情之类的话，只要你能在宫里安安心心的，别的我都不在乎。”

太子沉默了一会儿，略显沉重的说道：“亚父，如果我没生在......”

我赶忙挥挥手说道：“停停停，别给我整那套，被你那皇帝老爹听到他得给气死，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没事就快点滚蛋。”

太子重重地点了点头，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小衣：“你就是最近

火遍整个金陵城的小衣姑娘了吧。”

小衣脸色煞白，哪里敢答话，眼见着这位是真正的太子爷，尽管自己在村里没见

过世面也明白是了不得的至尊啊。好半天她才能做出反应，也不敢开口，只是头

不住地往下点，整个身子都在打颤。

一旁的战英冲小衣说道：“怕啥怕啊，太子殿下又不会吃了你。”

小衣听后更是吓得虚汗直流，真个人都藏在了我身后，不敢露出一根头发丝在战

英和太子的面前。

太子瞪了瞪战英，继续柔声朝小衣说道：“小衣姑娘不用怕，我就是为昨日我六

弟的一些无礼来向你道歉的。”

小衣却是露出了疑惑地表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却猜到了是什么事，说道：“她什么都不知道，那老鸨直接到我府里找的我。”

然后对小衣说道：“你先去厨房帮忙吧，这没你什么事了。”



小衣对我点了点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厨房，甚至没有听到身后传来的

太子的挽留声。

随后，一名典型的金陵公子哥打扮的人走了过来，用一种阴沉的目光瞟了我几眼，

但很快又拱手对我说道：“张爷海量，是我管教不力，手下的人冒犯了您和小衣

姑娘，请您原谅。”

我嗤笑一声：“皇子赔礼，我一介草民可受不起，您快快请回吧，此事就此揭过

吧，无碍。”

六皇子没有再说话，很平静的看了看我，随即转身便走。

我并没在意，转头对太子说道：“行了，你也走吧，大军还驻扎在城外吧，快去，

别让他们等急了。”

“亚父保重。”

都走了，鸿运楼再次归于普普通通的热闹。

只是那个战英临走只是总往厨房里瞄，也不知在看什么东西。

这天晚上，鸿运楼外来了个客人

战英脱下了中午那件软胄，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华装，头发团成了一光滑的一簇，

用一根紫檀木雕成的簪子盘在上面。腰间的玉带将他本就消瘦的身材束了起来，

那些裹出的线条，俊俏的面庞，带着锋芒的眉毛如宝剑般插在那对漆黑的眸子上，

鼻梁挺拔，凸起的弧线一直与下巴勾勒在了一起，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尊出自名家

的雕像。



小衣看到了他，但仅凭中午那有些不太完整的一面之缘还不足以认出他来。

小衣被她吸引住了，她觉得，这人身上有一种贵气，和平日里店里的客人不同，

这种贵气不像是浸泡在金陵城里的浮躁华丽里而滋生出来的，怎么说呢，像是被

磨砺出来的。

“你好啊，可以点菜吗？”等小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战英已经坐在了外堂的桌

子上了。

小衣赶忙拿了本菜谱递过去，问道：“您要吃些什么？”

战英挑了挑眉毛，问道：“怎么，认不出我了吗？”

小衣努力地打量着她，拼了命地想记起自己在什么时候和这位英气逼人的君子有

过来往。

“我就是今天中午跟在太子旁边的那个。”

小衣恍然一下，赶忙说道：“认得认得，小衣认得，原来您就是......”

她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眼前这个带着点期许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人。

转眼间，期许变成了失望：“不是吧，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随后，一双眼睛

瞪着小衣。

小衣以为惹得客人不高兴了，惶恐不及说道：“对不起，公子，中午太子来的时

候我真的没有听清过您叫什么，您不要怪罪。”

战英撇了撇嘴说道：“别这样，我又不会怪你，你记住了，我的名字叫做战英。”

小衣赶紧点了点头，笑道说道：“战公子，小衣会记住一辈子的。”

战英看着手里的菜谱说道：“这还差不多，我要个这个雨花芙蓉，三千青丝，炙

绘猪脯肉，再来个你们鸿运楼的招牌醉鹅。”

“战公子，您一个人点这么多吃得完吗？”



“这你别管，你放心，我有的是钱，你只管上菜就是了”

说完，他便一手撑着个头，目光投向街上，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小衣一样。

小衣点点头：“那好吧，您稍等，厨房马上做。”

随着小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厨房的方向，战英那双发亮的眸子又忍不住朝厨房里

瞟去。

就和今天中午一样。

随后的日子，战英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到鸿运楼里来饱餐一顿，每次都点根本吃不

完的菜，一个人往这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还硬要小衣来给他服务，搞得每次他

一出现，小衣就不得不跑到他桌边去。

我也注意到了这位特殊的客人。

“我说你小子不跟在太子旁边，整天往我这瞎跑什么？”我边喝茶边向一旁的战

英问道。小衣正在别桌帮忙。

他却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是你们店的菜太好吃。”

我却冷哼一声：“得了吧，你们年轻人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不就是看上小衣了

吗？”

战英瞬时慌了起来，面色通红，脸上写了个大大的“囧”字，小声朝我说道：“张

爷，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啊，我可从来没跟您说过，您最了解我了，我跟太子殿

下这几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么个外乡人。”说完还喘了

两口气。

我没反驳他，只是继续说道：“如果能撮合你们两个我倒也乐意，可惜不能。”



战英疑惑地看向我，问道：“为什么？”

“小衣她早就嫁人了，她来金陵城就是找她夫君来的，只不过找不着，就一直在

我店里做事来过日子，等她找到了她就会离开这不会在这待了，离开鸿运楼，甚

至离开金陵。”

沉默了一会儿，战英没有再说话，眼神黯淡了很多，整个人都在椅子上颓了下去，

眼睛一直盯着木桌上的精湛花纹。

从那以后，战英还是会来鸿运楼吃饭，只是来得少了，每次也之只点一个人吃的

东西，也不要小衣来了，轮着谁就是谁，甚至有时会故意避开她。

有时候小衣总想去问问他怎么了，可他又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根本不愿意搭理

自己顿时又不敢上前，怕招来火气。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金陵城，哪怕是还没等到晚上的除夕，街边就已

经陆续响起了鞭炮声，大多是写普通人家，那些名门望族向来都必须规矩地等到

晚上放。

鸿运楼是个例外。

“我怕。”



小衣站在鸿运楼大门口瑟瑟发抖，手里拿着一串鞭炮，另一只手拿着一团略微带

点红光的火绒。

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鞭炮头上那串引线，想把火绒给擦上去，但伸了伸手却还是缩

了回来。

“咱鸿运楼的人那可都得放爆竹的。”

“是啊，这可是张爷定下的规矩。”

“年味浓啊。”

“小衣别怕嘛。”

那群伙计在最年长的老吴的带领下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倚在里面的柱

子上看小衣放鞭炮。

小衣紧闭双眼，默默想起老吴将鞭炮交到自己手里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心里留

下两行热泪。

当她正准备咬紧牙关，将鞭炮一点就立马从手里扔出去时，手里的鞭炮却被一双

有力的大手拿走，紧接着，鸿运楼前也响起一阵喜庆的余音。

她睁开眼睛，脸红了半边，仿佛丢尽了脸，叫道：“张爷好。”

我朝着那几个伙计说道：“几个大男人欺负个姑娘，也不嫌害臊。”说着也看向

了一旁贱兮兮的老吴：“一群年轻人瞎闹就算了，你也跟着瞎折腾。”

老吴只能挠了挠头，说道：“嘿，张爷，您来得正是时候。”

转瞬间，我已经躺在自己那张只会在过年时摆出来的专属椅子上，说道：“行了

行了，晚上过来的时候记得带上小衣啊。”

“这还能忘吗，一定啊。”



在这天鸿运楼还是开门，但是是不招待客人的，虽然不会明说，但这在整个金陵

城都是人尽皆知的。

这是用白银裱在深色橡木上的门牌，上面甚至还雕刻出了两条银龙，眼睛是用北

海进贡来的夜明珠镶嵌而成，在这样的夜晚，珠子散发出的光是最美的，淡雅中

带一丝张性，使两条龙看上去栩栩如生。两只威武的石狮子像坐落在门牌旁，用

洞穿一切的目光审视着下方所有来人。

门牌最上方正中央的匾上，泼墨着两个意境雄辉的大字——张府

小衣貌似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也从未见过如此恢弘的院落景观，不用说里面那大

得跟市区一样的建筑群，光是门牌前栽的那些几乎从未见过的花花草草就让她几

乎走不动路。

“这是哪啊？好漂亮呀！”

“傻姑娘，没看到门口的字吗，这是张爷家里啊。”

“张......张爷家这么大？”

“不然呢，张爷可有钱了呢，我跟你说啊小衣，这鸿运楼可不是那么简单一个饭

店。”

“那......那我们来张爷家做什么。”

“这个啊，是店里伙计的传统，你还不知道吧，其实我们店里的所有人啊全都没

亲人了，都是张爷看我们可怜，把我们收留了下来，所以鸿运楼就是我们的家，

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张爷自然就是我们的家主喽，诶，张爷是真的关心我们



啊，每次年三十，都要我们到他府里来吃年夜饭。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十几个人

真怕自己不干净的身子弄脏了张爷这么漂亮的园子，但也过去这么多年了，都习

惯了。”

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色香味俱全的佳肴，且大部分是在鸿运楼里都极少有人点得

起的极品。

我们一大桌子人围在边上，包括鸿运楼里所有的伙计

当然，还有小衣。

此时她正一个人坐在桌边发楞，一改平常活泼的模样，眼神空洞洞的， 不知在

她心底处，又有什么勾起了她的回忆。

我正坐在小衣的旁边，问道：“怎么，想家了吗？”

小衣摇了摇头：“我没有家了，只有我夫君，我到金陵已经那么久了，还是没找

到他。”

一旁的老吴也开口劝慰道：“小衣啊，不打紧的啊，我们大家伙都帮你一起找，

迟早能找到的，就算找不到，张爷还有我们鸿运楼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你

只管把鸿运楼里当成自己家就行。”

相处的时间久了，她的事情大家也自然都知道。

“嗨，没事，找不到就找不到吧，这样也挺好的。”

她扶在桌沿上的手略微有些颤抖，睫毛垂在眸子上，像是失了神。



“来晚了，不好意思”

门口传来一声清朗的道歉，也带着一丝不羁的傲气。

小衣回过头一看

是战英。

“战公子是代表太子来的，这除夕夜太子都得待在宫里，和皇上吃饭，没办法过

来，所以每次年夜饭都是战公子代替太子前来的。”

“那太子和张爷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太子要叫他‘亚父’？”

老吴摇了摇头，没回答。

战英坐在了小衣的旁边，那个位置是我特意留的。

再一次看到战英削瘦的面容，小衣心里还是涌上来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

“你还好吗？”战英首先露出一个略带着些关心的微笑，像是对家人的问候般将

这四个字朝小衣抛了出去。

“我......我很好，谢谢战公子关心。”

战英只是点了点头，便再也没有和小衣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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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后一位客人也到了，我们的年饭便开始了。

几轮酒下来，众人神志都已有些模糊，就连从不沾酒的小衣也跟着喝了几口。

老吴先壮着胆说：“几年咱这来了个新人，让小衣来给大家伙讲两句呗。”

“好！”底下一众人也是被酒灌得满脸通红，纷纷应和着。

小衣揉了揉眼睛，站起来认真说道：“我已经没家了，如果不是在金陵城遇到了

大家，我恐怕一辈子也体会不到这种有家人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能和大家在一起

很幸福，有人陪我干活，有人陪我逛街，有人陪我说话，我真的......真的......

很感动。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什么都不懂的人，是大家手把手地教我做这教我

做那，让我在金陵城这种一辈子也不敢奢望的地方活了下来。无论我以后在哪里，

鸿运楼都是我的家，你们都是我最亲爱的家人！”

说完，便饮了一杯下肚，所有人也都将酒杯高高举起，敬了小衣一杯。

我自然是以茶代酒，也对小衣说道：“无论以后怎样，鸿运楼都有你一口饭吃。”

小衣对我点了点头，她知道，我对她的恩情，已无法用谢字言之。

只是，她没注意到，旁边的战英眼眶里已是模糊一片。

酒过三巡，桌上个个都已喝得酩酊大醉。

小衣正想起身，去厨房泡一些醒酒茶。



一旁已经喝趴在桌上的战英却是突然拉住了小衣的一角。

“小衣......”

眼见突然被拉住，小衣有些不知所措，只得轻声问道：“战公子有什么吩咐吗？”

“小衣......我......喜欢......你。”

“什么什么，战公子，我没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就是......就是想娶你的那种喜欢。”

转眼间，已是大年初三，在金陵城，所有的店面全部都重新开了起来，而鸿运楼，

除了三十，其他的时候都是不休息的。

“小衣啊，这有份点心，汇春园的崔公子要的，你抽个空给送过去吧。”

“好。”说着，小衣便提着几笼屉子朝外边走去。

现在小衣也算得上半个金陵人，所有的名馆她都认了个遍，送东西已经难不倒她

了。

望着眼前几个穿着露骨的女子，手上拿着小纱扇，一遍轻轻扇着，一般拿着个丝

巾半遮面，然后随口说出妩媚的话语。

小衣的脸顿时羞红不已，她不明白，怎么这些人在白天就开始揽客，更奇怪的是，

居然进去的人还不少，难道那种事也可以在白天做吗？

她不知道，这是金陵的风流、王都的歌舞升平。



她更不知道，这是大宋的金絮其外，败絮其中。

小衣走进门去，正陪着几名公子哥说话的老鸨立马迎了上来。

小衣也不知为何，他们明明没见过面，怎么这老鸨好像见过她似的，还特别熟的

样子。

“哎哟喂，是小衣姑娘来了啊，贵客贵客，不知小衣姑娘有什么吩咐吗？”

她也不知为何老鸨要用“吩咐”这个词，只是说道：“请问崔公子在哪，这是她

在鸿运楼订的东西，我给他送过来。”

“这点小事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太辛苦您了，这样，您把东西给我，我

帮您给崔公子送上去。您先到楼下稍作歇息，我们待会给您接风洗尘。”

小衣实在是有些无语了，眼前的老鸨似乎是......拍马屁，还是说......巴结？

小衣对这些人性的虚伪和狡诈还并不是很了解，她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鸨要

这样对自己，恨不得要把自己当成一尊佛给供起来。

眼下她也不想纠结那么多，只是摇了摇头说道：“多谢您的好意了，休息便不必

了，您告诉我那房间在哪，我自己给送过去，东西一定要到客人手上，这是我们

鸿运楼的规矩。”

老板听见鸿运楼这三个字的时候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赶忙说道：“好好好，我

带您去。”

说着便带着小衣走到了楼上的一间房前。



小衣稍微有些紧张，不过透过门上的细纱看去，里面的人还只是在进行娱乐环节，

还没有做那些没羞没躁的事情。

深吸一口气，小衣推门进去，当她看到被两个莺莺燕燕缠着互相喝着酒，还在一

旁欣赏一个舞姬柔美的舞姿的那个男人时

点心没拿住，掉在地上

她整个世界仿佛五雷轰顶，雷霆万钧。

鸿运楼里，小衣趴在桌子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旁边每一个伙计都想来安慰她，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没人明白，她心里有多难受。

坐在桌子对面的我只是轻轻喝了口茶，说道：“其实吧，当初你说要来金陵城里

找你夫君的时候，我多半猜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进京来赶考，然后被这金陵城里的灯红酒绿迷了眼，忘了家里的糟糠之妻，这

样的人我见了太多太多。”

“当初不想告诉你，一是我们都始终留有最后一丝的信任和期望，而是即便我点

明你也不愿意去相信。”

说完，小衣还是将头埋在衣袖底下，整片袖子全部哭得湿透。



闻讯赶来的战英从大门口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看到哭成了泪人的小衣，他心如

刀绞，怒火中烧，直接将配件拔了出来，直接喊道：“我去宰了这个人渣。”说

着便什么也不顾，想直接冲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阻拦，一只柔软的小手就抓住了他的一角。

“不要。”小衣轻轻呢喃着

“你说什么？”

“战公子，放过他吧，算了，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金陵城呢？”说着，

她将头抬起来，红肿的眼睛已经干得发涩，泪花还在眼珠子里迸溅。

她还在回想着，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对话。

“伊衣？你......你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在金陵过得还好啊，看来是我多虑了。”

“伊衣，对不起，我们......”

“我们所谓的成亲，不作数，是吗？我在这里会拦着你升官发财，是吗?”

一阵沉默。

“伊衣，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吧，我被令尹大人的女

儿看中......这些银两你拿着，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算是帮我最后一个忙，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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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小衣这个样子，实在是心疼，问道：“真的什么也不用做吗？只要你想，

偌大一个金陵城，消失一个所谓的崔公子，就算跟令尹有关系，对我来说也并不

是什么难事。”

战英连忙说道：“小衣，只要你现在说一声，我马上把这杂碎剁了丢到护城河里

去喂鱼。”

小衣摇摇头，露出了一个笑容，说道：“算了吧。”

我眉头轻轻一皱，但随即又舒展开来，说道：“无论怎样，鸿运楼都是你的家。”

“崔公子啊，您这下真的惹了天大的麻烦了？”

“怎么，刚刚我赶跑的那个不过是一个乡下的旧相好而已。”

“诶，可她是张爷的人啊，而且张爷对她还疼爱有加，您这下啊，把他惹得如此

伤心，怕是把天都给捅破喽。”

“张爷？哪个张爷？”

“这金陵城里，那位面前，还有谁敢自称张爷？”

“你说的可是......”

“太子亚父张鸿运。”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BC%A0%E9%B8%BF%E8%BF%90&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


岁月如梭，一下子，三年就过去了，小衣也从原来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

整个鸿运楼的主管，那些粗活累活都不干了，整个人也都更有了姑娘家的秀气。

这天是七夕，金陵城的情侣们都会在这天晚上去离皇城不远的那座鹊桥上相会。

晚上的高峰期过后，小衣正坐在房间里，盘算着一天的账目。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了起来，小衣头也不抬地说：“请进。”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材便出现在了小衣的桌前。

“哎哟，我们的内务大总管这么忙啊？”战英望着眼前认真工作的小衣，调侃道。

“行了行了，你可别贫了，我说怎么你一天到晚的都那么闲？太子殿下不要你

啦？”

“才不是呢，平时可忙了，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得陪你啊。”

“你少来，不就是想偷个懒，不想跟太子殿下去练兵吗？我跟你说，太子殿下都

来跟我说过几回了让我多管管你。”说着，小衣还将手上的毛笔轻轻地在战英头

上敲了一下。

战英只是一笑，说道：“嘿，你准备准备，等会咱去那桥上玩。”

“有什么好玩的，去年不都去过一次了吗，就放放灯，然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多没意思，还不如在店里坐着舒服。要我说啊，你们这金陵城就是折腾人，弄出

这么多新鲜玩意。”小衣一边用手撑着腰，一边打了个哈欠。

回来的路上，趴在战英背上的小衣抱怨道：“你看我跟你说了吧，多无聊，还把

我脚给摔崴了，这下几天连路都走不了。”



战英嗤笑着，迅速将头转了个方向，一张大嘴在小衣脸上亲了一下，又马上转了

回来，一副什么也没做的样子，“那我就一直背着你，背你一辈子都行。”

小衣没好气的重重拍了一下战英那坚实的臂膀：“讨厌鬼，谁要你背啊。”说着，

脸上却又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

“那你从我背上下来啊。”

“就不，就不，我这可不是要你背啊，我这是为了折磨你，折磨你，听懂没？”

“好好好，大小姐，谁叫我生下来就是让你折磨的。”

我坐在东宫。

的确是很久没来过了，望着新翻修的墙壁，我竟感觉有些陌生。

“打到哪了？”我心平气和地喝着茶，似乎并不关心。

“一个月前就打到大散关了。”太子的眼皮不停跳动，修长的手指从袍子里伸出

来不住地摸着额头，“父皇让我带二十万兵马前往平乱。”

“胡闹！金人既然敢过河，带的人马不可能少于五十万。他那是要你去平乱？他

是看你功高震位，要你去送死！”

说着，我将手中的茶杯往地上一摔，青筋暴跳，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说道：“你

等着，明天我进宫面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算了吧，亚父，这也是我的选择。”太子的目光眺望着宫墙，不知他是留恋这

里，还是想逃离这里。



我用手指了指他，想要暴喝几句，但还是平静了下来，说道：“算了算了，三年

前小衣也和我说算了，现在你也和我说算了，诶，搞不懂你们想什么东西。”

太子微微一笑，说道：“小衣姑娘那句话说得倒是好，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

说着将目光看向了我，说道：“亚父，此一去，我九死一生，若是死在了沙场，

那是我命该绝，但若是我凯旋而归，我必逼宫！”

“小衣，金人打过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跟着太子殿下打过去，让这帮夷蛮见识

见识我大宋的威风。”

说着，战英的头便低了下去，声音弱了几分，“若是我回不来了，小衣，你就......”

没等战英说完，小衣用手挡住了接下来他要说的那几个字：“战英，你听好了，

我伊衣，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可是......”

“战英，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行，太危险了！”

“没有那么多不行，战英，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有你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

方。”说完，便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战英。

两人在寒夜中，相拥而泣。

次年四月，太子死讯传来



万念俱灭。

时至五年后，战英和小衣仍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我已将鸿运楼变卖，交给了一位并不熟的友人打理，一路北上，寻觅着小衣和战

英的踪迹。

即便找遍了临近前线的城市，我的万贯家财也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散了个七七八

八，但我的步子依旧在往前迈。

他们，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慰籍。

很多年以后，总是有人问起，我这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我总是说道：“那

天，金陵城里来了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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